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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琳琳 文/摄

头发花白的杨永公小心翼翼地翻
开一个有些发黄的笔记本。 只见上面
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 。 他告诉记者 ：
“这是我的技术革新记录本， 上面记载
了我们革新班从1978年到2004年的每
一项技术革新， 一共310项。”

杨永公是北京二七机车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二七机车公司) 的一名退休
职工。 16岁， 杨永公进入二七机车公
司成了一名学徒工， 一直干到2004年
退休。 退休之后， 杨永公被公司返聘，
一直干到了2009年。

“舍不得走啊！ 这里有我的老领
导、 老同事。 加上做技术革新叫我特
别入迷 。 尽管做的不是多大的发明 ，
但是每一项技术都很实用 ， 让人上
瘾。” 杨永公说。 说起与二七厂感情，
每一个地方都有杨永公的回忆。

1978年， 杨永公被调到革新班当
班长。 革新班， 大部分是下岗的老班
长。 为了把工作做好， 把大家团结在
一起， 杨永公认为得扬长避短， 发挥
每个人的长处。 于是在之后的工作中，
苦活、 累活杨永公都干在前边， 还针
对每一个擅长的方面来分配工作。 每
一次接到任务， 大家就一起想办法解
决。 车间有三台设备， 搁着八年了一
直没用， 杨永公便看在了眼里。 为了
找出设备的故障， 杨永公没事就围着
设备转， 找资料、 找人商量， 终于找
到了对症的良药， 让三台设备都运转
了起来 。 “当时我跟得了魔怔一样 ，
走到哪都想着这件事情。”

杨永公说自己记忆力不好， 老是
认错人，但对工具、机械的形状、材质、
特性等方面他却从不会记混。 走到哪，
杨永公就观察到哪。 “公共汽车的扶手
涉及到哪些机械，天窗的开关是如何设
计的，灯架子的结构、材质等等都是我
关注的焦点。多积累些素材， 为我之后
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在杨永公发明的310项工具中， 最
小的只有0.4公斤， 是一个卡具。 杨永
公为什么要费尽心思做一个这么小的
卡具呢？ 原来， 当时在二七机车公司
的废品率中属气阀的废品率最高 。

“我到一线车间仔细一看之后才知道：
这个气阀比较长， 接近300米， 而且比
较弯， 直径也比较小， 工人在加工过
程中需要用另外一个工具顶着， 防止
它移动 。 而这个顶的程度不好把握 ，
顶的太松气阀容易移动 ； 顶的紧了 ，
气阀就变形了， 在后期都磨不回来了，
就报废了。”

了解到问题出在哪之后， 杨永公
便回到革新班， 跟大家讨论起来。 终
于， 经过大家一遍又一遍的反复试验，
最终设计出一款合适的卡箍。 将气阀
牢牢卡住， 摆脱了将气阀顶变形的尴
尬境地， 良好的效果不禁让单位领导
和同事竖起了大拇指。

就是这样脚踏实地的干， 让杨永
公从职工队伍中脱颖而出。 在工作期
间， 他多次当选北京市和全国铁路劳
动模范， 并荣获北京市和全国总工会
“五一” 劳动奖章， 还成为二七机车公
司赫赫有名的 “革新谜”。

“其实那时的想法很简单， 就想
为单位做点啥。 有困难克服困难， 不
求回报 。 那个时候大家都很有干劲
儿。 ”记得杨永公和同事们一起发明的
程序控制半自动双轴铣床，光铸件就11
吨。“当时公司专门为我们批了5万块钱
经费，本来想找专门的生产企业来做 。
我们一合计 ，钱不够 。 那得 ，我们自
己来吧 。 ”于是杨永公和同事们开启
了手工制作机械 。 “我们用了 5年时
间，终于做好了。 记得特别清楚， 单位
还奖励我们班500块钱 ， 当时特别开
心。”

杨永公所在的车间主任换了一个
又一个， 但是革新班的班长杨永公却
从1978年一直干到退休。 有人问杨永
公： “您这儿都三朝元老了， 你咋朝
朝能站住脚呢？” 杨永公笑着回答道：
“不管换成哪个主任， 他都喜欢能干活
的人。 作为一名技术工人， 得自己的
技术追求。” 一项项革新技术的研发，
成了杨永公最强力的代言。 杨永公说：
“技术工人不是一两年就练成的， 不仅
需要学习知识， 还需要有悟性， 能钻
进去， 时刻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

26年研发310项技术的“革新谜”
二七机车公司 杨永公

技术工人不仅
需要学习知识， 还
要有悟性， 能钻进
去， 时刻做一个有

心人。

王树云是北京城建集团的一名退
休职工， 2009年退休之后， 又接受了
城建集团的返聘， 直到现在依然坚守
在工作岗位上。

王树云一辈子都在跟钢筋打交
道。 在王树云眼里钢筋已经不是冷冰
冰的而是包含温度的老伙计。

在工作生涯中， 踏实勤劳的王树
云拿过不少荣誉。 除了此之外， 同事
们还给了他一项荣誉———钢筋大王。

上世纪九十年代， 是中国建筑迅
速崛起的时代， 钢筋加工的需求量很
大。 再当时技术条件下，王树云和同事
平均每人每天加工钢筋一吨多， 让业

界人不禁竖起大拇指。
1990年 ， 在冶金干部管理

学院教学楼施工中， 施工方要
求用螺旋箍筋。 根据当时的条
件，王树云和同事们只能手工完

成箍筋。 “我们每天一个人只能弯七八
个柱子的钢筋量。”于是，王树云便开始
琢磨起来了，终于发明了“螺旋箍筋模
具”。 “发明了这个模具之后，原来一个
人一天的工作量，八分钟就能完成了。”

工作中遇上什么困难， 王树云就
琢磨， 非要把它磨平不可。 正是这股
韧劲让王树云有一种自信。 “现在很
多人都喜欢买外国的东西， 说质量好。
他们不也是工人制造出来的吗？ 我们
不能气馁， 我们也能干出来。 只要我
们工作认真 ， 遇到困难 ， 迎难而上 。
经过一代代人的打磨， 我们的质量也
能成为我们的品牌。

于启勋是中国切削技术领域知名
专家， 1930年出生在江苏镇江， 1948
年以优异成绩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运
输管理系， 第二年重新投考进入清华
大学机械工程系。

1952年清华大学毕业后， 于启勋
在北京理工大学历任助教、 讲师、 副
教授、 教授。 多年从事机械制造、 机
械加工、 切削原理与刀具方面的教学、
科研工作、曾多次获国家与部委的科技
进步奖及其他奖项。数十年来，参研“群
钻”（倪志福钻头）的理论与应用，成果
累累。

提及他的一生， 于启勋告诉记者，
他与倪志福合作了几十年。 1956年，于
启勋到六一八厂讲授金属切削原理课，
认识了青年工人倪志福。 此前，倪志福
发明了“三尖七刃”钻头，在军工产品的
加工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与倪志福
相识后， 于启勋帮助倪志福对这种新
型钻头做了与普通麻花钻对比的切削
力实验， 接着又做了刀具磨损、 刀具
寿命、 钻孔精度和断屑性能的对比试

验， 证明这种钻头 （倪志福钻头） 领
先， 性能超越了苏联席洛夫钻头和国
内知名的盖文升等钻头。

1973年至1974年， 北京科技电影
制片厂拍摄了 《群钻》 电影， 在全国
公开放映。 倪志福是主人公， 于启勋
当技术顾问。 1974年， 倪志福组织高
校和工厂编写了 《金属切削理论与实
践》 一书， 于启勋担任主编。 1986年，
《群钻》 获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
金质奖章和证书。

除了群钻， 于启勋还进行了新型
刀具材料的开发、 制造、 实验和推广，
提高了生产效率， 并进行了机械加工
（切削技术） 发展史的研究。

对于工匠精神， 于启勋认为， 科
学发达了， 老的手艺也不能丢， 一些
火箭和导弹的敏感部件仍然需要工匠
们手工完成。

□本报记者 杨琳琳 文/摄

钢筋是我
一辈子的老伙计

城建集团 王树云

□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只要我们工
作认真， 遇到困

难， 迎难而上。 经过
一代代人的打磨， 我
们的质量也能成

为我们的品牌。

科技发达
了，老手艺也不能
丢， 一些火箭和导
弹的敏感部件仍需
工匠们手工完成。

把一生
奉献给群钻

北京理工大学 于启勋


